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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的传承与拓新 

李明杰

摘　 要　 中国的古籍整理以其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模式，其标志就是西汉成帝时刘向等人

开创的文献整理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这套程序和方法因其广泛的适用性和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典籍

整理的基本范式。 近代以来学科的发展和分化，使得两千年来稳定不变的古籍整理范式细化出四种适应于不同

学科需要的类型：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古籍语义的解释性整理、古籍内容的组织性整理和古籍实体的保存性

整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古籍整理中的深度应用，以上四种范式也从传统的纸本古籍整理延伸到了古籍的数

字化整理之中，并衍生出一种新的范式类型———古籍知识的数据化整理，即不仅把数字化古籍看作古籍整理的结

果，更是把它作为下一步古籍整理的数据和素材。 新范式将对数字古籍整理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来深刻

的影响。 图 １。 参考文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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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古籍整理既是中国古代典籍保护和

文化传承的一种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

本技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已形成了一

种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模式。 用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的话讲：“对某一时期某一专

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

而类似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

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 这些实例就是共

同体的范式。” ［１］ 所谓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指的是

某一学科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

方式，包括群体成员均认可的问题、目标、方法、
手段、过程和标准等。 就古籍整理而言，如果从

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勘《商颂》算起，迄今已

有 ２ ８００ 多年的历史，期间无数学者孜孜不倦地

潜心古籍整理，都是为了实现“经天地，纬阴阳，
正纲纪，弘道德” ［２］ 的社会理想，这就是他们共

同的世界观。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２６ 年），
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由光禄大夫刘向领衔

的一群优秀学者开始对朝廷所藏先秦以来的典

籍进行系统整理，更是开创了古籍整理的一整

套程序和方法，包括广罗异本、确定书名、审定

篇章、校勘文字、缮写定本、撰写叙录、类分图书

等。 这套融合了版本、校勘、目录等诸多传统学

问在内的程序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

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被沿用了下来。 甚至可

以说，汉魏至明清的历代学者，无论他们在古籍

整理领域曾取得过怎样的成绩，其基本程序和

方法都始终没有突破刘氏的藩篱。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分

化，两千年来这种稳定不变的状态发生了变化。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传统学术“经、史、子、
集”的基本格局被打破，而许多在古代中国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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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的学科获得了新生，之前没有的“新学”也

被引进了中国，其结果就是研究和利用古籍的

视角越来越多元化。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
人们对古籍的价值属性的认识和需求是不同

的，古籍整理的对象、手段和基本要求也有所差

别，这就导致原来普遍适用的刘氏古籍整理范

式出现了相应的分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以
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逐步被应用到古

籍整理领域。 从最初的文本录入、索引编制和

语词统计，发展到今天的数据库、互联网、超文

本、知识挖掘、可视化等各项信息技术的综合应

用，人们的古籍整理理念更是发生了超越性的

变革，并且在整理路径和方法上有了更多的选

择。 按照库恩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及观念的

更新，意味着旧的科学范式有了突破，而这势必

导致科学革命的发生。 刘氏古籍整理范式在不

同的学科背景下是如何分化的？ 数字环境下古

籍整理范式又是如何传承和拓展的？ 本文即着

重探讨传统古籍整理范式在数字环境下的传承

和变革路径，并分析其可能给古籍整理带来的

现实影响。

１　 传统古籍整理范式的分界与融合

对于古籍整理，前代学者似乎更偏重于实

践，而疏于理论归纳。 虽然也有像王引之《经义

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陈垣《校勘学释

例》那样对古籍整理规律进行总结的论著，但多

偏重训诂和校勘，仅局限于古籍整理的某个方

面。 甚至对于“什么是古籍整理”这样一个基本

问题，时至今日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 从目前

的学科背景来看，与古籍整理关系最为密切的

是传统的史学、文学和新兴的图书馆学。 笔者

分别选取了这三个学科领域内古籍整理的代表

性著作，将其中关于“古籍整理”概念的表述比

照如下。
首先看史学家对古籍整理的理解。 已故著

名史学家黄永年教授称：“古籍整理，是对原有

的古籍作种种加工，而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

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这就是古籍

整理的涵义，或者可以说是古籍整理的领域。
超越这个领域，如撰写讲述某种古籍的论文，以
及撰写对于某种古籍的研究专著，尽管学术价

值很高， 也不算古籍整理而只能算古籍研

究。” ［３］ 黄先生所举的古籍整理程序和方法，包
括选择底本、影印、校勘、标点、注释、今译、索

引、序跋、附录等。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

琳教授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就是对

古籍的原文进行某种形式的整理加工，以便于

人们阅读与研究。 比如校勘以是正文字，标点

以分清句读，注释以阐明文义，翻译以通达古

今，辑佚以摭拾遗文，抄纂以采其菁华等等。” ［４］

再来看文学界是如何界定古籍整理的。 河

北大学文学院时永乐教授称：“所谓古籍整理，
就是对古籍本身进行校勘、标点、注释及今译等

各种加工，使之出现新的本子，以便于今人和后

人阅读利用。” ［５］ 苏州大学文学院曹林娣教授认

为：“整理古籍的目的就是要为研究者们提供一

本最可靠的本子，尽量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
古籍整理的具体手段，主要有校勘、标点、注释、
今译、辑佚、索引、序跋和附录等，还有影印珍本

善本图书也属于古籍整理的内容。” ［６］ 通过对比

不难发现，史学界与文学界对古籍整理的界定

大同小异，都强调古籍整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

人们阅读和研究古籍，在整理方法上都是沿用

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以恢复古籍文本原貌或帮

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体现了文史不分家的

特点。
但在图书馆学界看来，古籍整理的涵义却

别有不同。 １９８２ 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合编的

《图书馆古籍整理》称：“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
是对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进行著录、鉴定版本、
分类、典藏，向读者提供所需要的古代文献资料

……一方面正确地揭示、反映、宣传图书馆中所

藏的古籍，使读者迅速、准确地检索，以得到所

需要的资料……另一方面，做好古籍藏书保护

工作，使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安全、完整的

保藏，使其不受损坏，而有利于长期使用。” ［７］ 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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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唐、曹之编著的《图书馆古籍整理》亦是将古

籍著录、古籍版本、古籍分类作为古籍整理的核

心内容。 王世伟也说：“首先要区分一下图书馆

古籍工作与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不同，一
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所指的古籍范围比图书馆

古籍工作所指的古籍范围要大得多，前者包括

标点、注释、今译、校勘、辨伪、辑佚等，而后者一

般不涉及以上内容。” ［８］ 可见，图书馆学界理解

的古籍整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古籍进

行分类编目，使之易于被读者检索利用；二是对

古籍进行典藏，使之得以长久保存。
当然，图书馆学界与文史学界在古籍整理

的路径上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文史学界校勘古

籍时首先要广罗同书异本，这就要用到古籍目

录和版本鉴定方法，而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通

常被认为是图书馆学的方法。 这种融合的趋势

在某些身栖多个学科的学者身上得到了体现。
比如，著名史学家、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来新

夏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必须具备八种技能：分类

第一、目录第二、版本第三、句读第四、工具第

五、校勘第六、考据第七、传注第八［９］ 。 这里的

句读、校勘、考据和传注是传统的文史学方法，而
分类、目录、版本和工具书，则主要是图书馆学的

技能，两者恰好各占古籍整理的“半壁江山”。
综上所述，虽缺乏理论的提炼，但传统古籍

整理范式是实际存在的。 它存在于人们对古籍

整理这一学术活动所具人文社会价值的共性认

识的基础之上，存在于历代学者所遵从的彼此

相近的古籍整理理念、程序和方法之中。 刘向

等人开创的文献整理程序和方法是中国古籍整

理最早的范式，但这个范式是总体性的，随着近

代学科的发展和分化，逐渐演变成若干基于“问

题”和“目的”的小范式，笔者将之归纳为以下四

种类型。
范式 Ｔ（Ｔｅｘｔ）：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 它

以复原古籍文本原貌为目的，表现为：运用版本

学的方法，通过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的考订发

现善本，解决文本整体的可靠性问题；通过辨伪

方法排除伪书，解决文本的真实性问题；运用校

勘方法，校正古籍的篇章次第及文字错误，解决

文本的准确性问题；运用辑佚方法，补齐古籍残

缺的内容，解决文本的完整性问题。 通过以上

的系统整理，获得一个尽可能接近古籍原貌的

文本。 在此范式下，古籍整理遵从的是孔子提

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基本原则。
范式 Ａ（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古籍语义的解释性整

理。 它以解释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语义为目

的，表现为：运用传统的注释方法（包括传、注、
解、集传、集注、集解、训诂、笺注、疏义、章句、音
义、直解等），辅之以准确的断句和标点，再用现

代通行的语言对局部内容进行解释，或对全文

进行通释，以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文意，而不至于

因为语言文字、地理名称、行政区划、典章制度

的发展变迁而曲解作者原意。 它要求遵从两条

基本原则：一是符合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规律，
二是符合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

范式 Ｃ（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古籍内容的

组织性整理。 它以检索和利用古籍的内容为目

的，亦可称之为古籍的整序，包括古籍编目和古

籍编纂等。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现存古籍二十

万余种，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古籍，读者在查找

和利用时往往无所适从。 古籍编目就是将为数

众多的古籍的外部特征和内容要点著录成款

目，并按需要组织成分类、书名、著者或专题书

目，使之成为一种便于检索的工具。 为了集中

某类古籍或某类内容，还可对古籍的内容结构

进行重新组织编排，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献类

型或知识序列，比如类书、丛书、总集以及政书、
年表等各种工具书的编纂等。 这类古籍整理以

凝练、精准、便捷和实用为基本原则。
范式 Ｐ（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古籍实体的保存性整

理。 它以修复和长久保存古籍实体为目的，属
古籍典藏的范畴。 因为古籍生成的年代相对久

远，纸张老化破损严重，加上保存环境不善，虫
蛀鼠咬、粘连霉烂、糟朽焦脆等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必须对这类古籍进行装补和修复，最大限

度延长其物理寿命。 它以“整旧如旧”为基本原

则，在整理过程中要求做到安全第一、最少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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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可逆。
如图 １ 所示，古籍整理流程包括古籍的入

藏、编目、典藏、点校、出版等，而比较核心的环

节是编目、典藏和点校，其中编目和典藏主要由

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机构来完成，而点校主要由

文史专家来完成。 每个环节的古籍整理所遵从

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编目环节由范式 Ｃ 发挥主

导作用，典藏环节由范式 Ｐ 发挥主导作用，而在

点校环节，范式 Ｔ 和范式 Ａ 融合在一起共同发

挥作用。

图 １　 传统的古籍整理流程及范式关系

２　 传统古籍整理范式在数字环境下的
发展和延伸

以上四种范式都是从纸本古籍整理中总结

出来的，其基本原则并不会因为技术条件的发

展而改易，故仍适用于数字环境下纸本古籍的

整理。 本文所探讨的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

的传承，更多是指在由纸本古籍整理向古籍数

字化整理过渡的进程中，这四种范式的自然发

展和延伸。

２ １　 范式 Ｔ：数字环境下古籍文本的复原性

整理

　 　 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在数字环境下不仅

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这是因为，古籍一

旦完成数字化，即可化身无数。 版本如果选择不

善，校勘不精，其贻害的范围也将被放大。 因此，
古籍数字化之前必须慎选底本，广校异同，审订

谬误，将错讹降至最低。 即便在古籍数字化完成

之后，校勘工作也并未结束。 由于校勘过程中存

在很多人为因素，对内容的理解也存在个体差

异，因此会出现多个不同校本的局面。 从这个意

义上讲，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只是无限接近古

籍原貌，校勘永无止境。 目前，数字环境下古籍

文本的复原性整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计算机自动校勘被引入古籍文本的

复原性整理。 所谓自动校勘，是指利用计算机

自动发现并标记出古籍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

异，并提供各种校勘辅助工具以帮助专家勘

误［１０］ 。 校勘可分成“校异” （即死校）和“勘误”
（即活校）两个步骤，前者由电脑完成，后者由专

家完成。 例如，北京创新力博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的“青典版本校勘系统” ［１１］ ，就是将多个

版本的古籍经过系统比照之后，突出显示文本

之间的差异，再让专家对这些差异进行考证和

选择。 校异的任务相对繁重，而自动校勘系统

完全能够胜任，极大地提高了校勘效率。 另外，
东南大学的常娥选择《齐民要术》四个不同版本

（以缪启愉校释本为底本，参校柯逢时清抄本、
明嘉靖马直卿刻本和清光绪渐西村舍刻本） 为

语料开发的自动校勘实验系统，自动校勘的精

准率达到了 ９５ ２％ ［１２］ 。
其次，古籍在数字化录入或文本转换时，对

底本文字原样的处理体现了传统古籍整理范式

的要求，缺笔讳字、异体字、俗体字以及假借字

通常悉数原样保留。 比如，底本中同时有“于”
和“於”、“并”和“並”，如果简单地合并为“於”
和“並”，就可能造成有价值的古籍文本信息的

丢失。 有的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理解上的混

乱，如《礼记·月令》：“（孟秋之月） 修宫室，坏
墙垣，补城郭。”此处“坏”读为 ｐéｉ，意为“用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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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塞空隙”，如果转换为“壞”，文意则相反。 而

对于仅仅是由于抄刻习惯不同或因时代、地域

差异造成的异体字，则一般应合并为规范的正

体字。 底本中的特殊标注，如夹注、眉批、印章、
画符等，对于理解文本内容和鉴定古籍版本有

特定的价值，一般应照录。
再者，以“古籍电子定本工程”为代表的古

籍整理软件平台通过图文对照的方式最大程度

保留了古籍文本的原貌。 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

文献研究所牵头启动的 “ 古籍电子定本工

程” ［１３］ ，本着“择优而定，从善为本” 的原则，精
挑版本，反复校勘，勘定后的每种电子古籍由一

套底本原图和三套电子文本（包括原图版式简

体、原图版式繁体和标点整理简体）组成。 底本

图片和文本左右对照，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使

原书内容纤毫毕现。 为便于直接引用，古籍电

子定本一律以 Ｕｎｉｃｏｄｅ 编码，支持超大字符和多

语种 Ｗｉｎｄｏｗｓ 平台浏览，并可以适时更新和及

时纠错，避免了纸本“一朝写定，终生难易” 的

尴尬。

２ ２　 范式 Ａ：数字环境下古籍语义的解释性

整理

　 　 数字环境下，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也被应

用于古籍的标点、注释和翻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东吴大学陈郁夫教授主持《古今图书集成》
数字化项目时，根据类书中“艺文”和“选句”句

法严整、兼有押韵，非常适合自动标点的特点，
尝试对这两部分共 １ ７００ 余万字的韵文进行了

自动标点［１４］ 。 ２００８ 年，黄建年选取《二十五史》
“食货”部分以及《齐民要术》等四部古农书为训

练集，以《汜胜之书》等六部古农书为测试集，采
用模式识别技术，构建模式识别库，在实施模式

优化和转换后，导入到相关模式识别处理程序。
测试结果显示，断句、标点的平均准确率分别达

到 ４８％和 ３５％ ［１５］ 。 陈天莹等提出了基于前后

文 ｎ⁃ｇｒａｍ 模型的古汉语句子切分算法，能够在

数据稀疏的情况下，通过收集上下文信息，对切

分位置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较好地处理

小规模训练语料的情况，降低数据稀疏对切分

准确率的影响。 利用该方法对《论语》的切分实

验，达到了 ５２％的准确率［１６］ 。 张开旭等提出了

基于条件随机场（ ＣＲＦ）的古汉语自动断句标点

方法，并引入互信息和 ｔ－测试差两个统计量作

为模型特征，分别在《史记》和《论语》两个语料

库上进行了实验，也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１７］ 。
对于古籍的自动注释，有学者认为，首先要

建成一个庞大的冷僻字词和典故数据库，当电

脑扫描古籍文本时，只要发现有与数据库中的

字词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即可调用该字词的相

关解释，并写到程序设定的位置；其次是检索时

能适用模糊查询法，遇到自然语言的提问方式，
应能自动判断是否给予注释及该调用哪条数据

予以解答［１８］ 。 常娥等也认为，通过采集古籍中

的名物制度及其注释内容来构建古籍语词注释

知识库，是自动注释得以完成的关键。 注释内

容可从三个来源获得：一是《中国历史大辞典》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故训汇纂》等专业工具

书，二是各种校释本（如《十三经注疏》）中的语

词及注释内容，三是由专家补充相关词汇注释

资料。 可考虑利用动态生成文本链接锚点（书

签）技术为古籍文本添加语词注释。 自动注释

原理如下：先以 ｘｍｌ 方式存储古籍文本内容，再
将这些文本内容与语词注释知识库中的语词进

行匹配。 匹配算法采用逆向最大匹配原则，一
旦匹配成功就将该语词标记成超链锚点。 用户

点击这些锚点词后，系统就激活锚点词检索程

序，将被点击的锚点词作为检索词对古籍注释

知识库进行检索，并将检得的注释内容显示

出来［１９］ 。
自动翻译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基于规则和基于语料库的两大方法体系。 前

者假设翻译的过程就是对源语言的词法、语法、
语义和句法进行分析、判断和取舍，然后重新排

列组合生成等价目标语言的过程；后者以大规

模语料库的分析为基础，又可分为基于统计和

基于实例两种方法，通过双语或多语料进行概

率运算，依照各语言要素间的相似度来构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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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模型，从而实现自动翻译。 王爽等将基于规

则和实例库的方法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古籍

自动翻译系统。 该系统选用《论语》的 ５０ 个句

子进行测试，一般陈述句翻译的满意度达到了

９０％，简单疑问句和复杂句的满意度为 ８２％，而
反问句的翻译效果不够理想［２０］ 。 郭锐等综合考

虑句子长度、汉字字形、标点符号三个因素，设
计和实现了古今汉语自动句对齐及相似古文句

子检索算法，并指出构建大规模古今汉语平行

语料库，从大量古今互译实例中检索与输入句

子最相似的源句子，是基于实例的古今汉语机

器翻译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２１］ 。
因为对古籍语义的阐释主观性较强，且受

语言特点和时代背景的限制，计算机信息处理

技术应用于古籍的自动标点、注释和翻译还处

于探索阶段，尚未达到理想效果。

２ ３　 范式 Ｃ：数字环境下古籍内容的组织性

整理

　 　 计算机应用于古籍索引、书目的编制相对

来说比较早，技术也较成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欧美国家就有学者尝试用计算机编制中文古籍

索引。 如，１９７５ 年德国汉堡大学的吴用彤编制

了《诗经索引》，１９７８ 年美国人 Ｐ． 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 编

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 等系列经书字词索

引［２２］ 。 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运用计算机编制古

籍索引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其发展大致经历了

三个阶段。
第一，借助计算机软件编制纸质的古籍索

引。 如，１９８９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姚

兆炜以《寒山子诗》为语料，利用汇编语言编制

出《寒山子诗》全书索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栾

贵明以《全唐诗》数据库为基础，运用计算机软

件编印的 ３３ 大册《全唐诗索引》在中华书局出

版。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据“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

库”编制出版的《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
和《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 ［２３］ 也属

此类。

第二，古籍索引自动编制系统。 如，１９９５ 年

湘潭大学研制的 ＲＰＳＹＢＪ 系统，可自动编制古籍

的逐字索引、句子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及

其他专题索引，曾用于编制《宋词别集索引三

种》，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２４］ 。 １９９７ 年四川大

学古籍所完成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

作委员会（简称“高古委”）项目“中文索引编制

系统”，能编制辞书类索引或逐字索引，并按四

角号码、汉语拼音、笔画自动排序［２５］ 。 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的“中华古籍索引库”以《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为基础，系统实现了两大功能：一
是索引条目的自动抽取，即从目录正文中抽取

题名、著者，同时指明其所在页码或款目编号；
二是索引条目的自动编排，即按拼音、部首笔

画、四角号码等方式编排［２６］ 。
第三，以全文检索为基础的多功能古籍检

索系统。 如，台湾地区在建的“汉籍电子文献资

料库”（旧称“瀚典全文检索系统”）可勾选指定

检索栏位内的正文和注释进行全文检索，并可

扩大异体字和同义词的检索范围［２７］ 。 北京大学

与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

中国基本古籍库拥有强大的 ＡＳＥ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检索系统，可从分类、条目、
全文三个方面对所收录的万种古籍进行全方位

的检索［２８］ 。 有学者认为，数字化古籍应以全文

检索为基础，构建一整套包括关键词检索、条件

检索、逻辑检索、模糊检索、组配检索、属性检索

等在内的多功能古籍检索系统［２９］ 。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

古籍全文的获得，而对相同属性的知识内容的

聚类有了更多需求。 因此，传统的文献编纂方

法在古籍数字化整理中有了用武之地，而大量

建成的古籍全文数据库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 如，国学网研发的《中国历代笔记》 《中国历

代碑帖精华》《中国古代戏剧专辑》以及各种“备

览”等系列国学数字产品［３０］ ，就是文献编纂原

理应用于古籍数字化整理的结果。 不过，上述

成果基本上是以文献完整的 “篇” “件”为单位，
未能深入更细小的主题单元。 为此，常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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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史专题资料自动编纂系统，选取《齐民要

术》等十部重要的农业数字古籍为实验语料，利
用计算机自动从中查找并摘录出与“稻” “麦”
“豆”“棉”“麻”等五个主题相关的资料，并编纂

成册。 实验显示，系统自动编纂的结果得分良

好率为 ７２ ２％ ［３１］ 。

２ ４　 范式 Ｐ：数字环境下古籍实体的保存性

整理

　 　 传统文献环境下，古籍的修复和保管都是

针对古籍物理实体实施的，因其以不改变原件

载体为目标，故称为原生性保护。 数字环境下，
以长期保存古籍物理实体为目的的古籍整理依

然存在，但长期保存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此。 笔

者曾提出将古籍保护体系划分为三个层级：一
是针对古籍物理实体的原生性保护 （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二是针对古籍内容的再生性保护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三是针对古籍制版工

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２］ 。 原生性保护在保护古

籍物理实体的同时，虽也保护了其内容，但这种

保护是非常脆弱的。 再生性保护中的古籍影

印、善本再造虽可以脱离古籍实体来保护其内

容，但仍是在纸质文献环境中完成的，遵循的是

传统的古籍整理范式。 而古籍缩微胶片的制

作、古籍全文数据库和影像数据库的建设，则毫

无疑问是古籍保存性整理在数字环境下的进一

步发展和延伸。
数字环境下古籍保存性整理已不再限于古

籍实体，还包括古籍实体所负载的版本特征和

制版工艺。 构建专门的古籍版本数据库是未来

古籍保存性整理的重要方向。 赵万里先生曾选

辑历代雕版印刷书籍中有代表性的样页，按版

刻时代和地区编成《中国版刻图录》 ［３３］ ，图文并

茂地再现了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刻本在字体风

格上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版刻风格的

延续性。 该书的编纂对于古籍版本数据库的建

设具有参照意义。 笔者建议，以全国古籍普查

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的前期成果为

基础，按朝代顺序、地域范围和版本类型的逻辑

结构来构建中国古籍版本数据库。 该库不再是

简单的书目或文本的数字化，而是以保存古籍

版本信息源的影像资料（比如书名页、序跋、目
录、卷端、版页、牌记、字体、纸墨、藏印、插图等）
为重点，同时著录主要的古籍版本信息（比如书

名、作者、著述方式、出版时间、出版地、出版者、
版本类型、版式行款、装帧形式等），以备存档和

查考。 它的建成将实现古籍版本文化遗产保护

的数字化和档案化。

３　 数字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的拓新：古籍
知识的数据化整理（范式 Ｄ）

２００７ 年，计算机图灵奖得主吉姆 · 格雷

（Ｊｉｍ Ｇｒｅｙ）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计算机科学

和远程通信委员会（ ＮＲＣ⁃ＣＳＴＢ） 的一次演讲中

首次提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以数据密

集型计算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范式。 在这个范式

下，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被科学家观察、感知、
计算、模仿、传播等形成的科学数据，不仅仅是

科学研究的结果，更是下一步科学研究的对象

和基础，“人们不仅关心数据建模、描述、组织、
保存、访问、分析、复用和建立科学数据基础设

施，更关心如何利用泛在网络及其内在的交互

性、开放性，利用海量数据的可知识对象化、可
计算化，构造基于数据的、开放协同的研究与创

新模式” ［３４］ 。 “第四范式”的本质是方法论的创

新，对于数字环境下的古籍整理而言，就是将经

过扫描等信息技术处理后的数字化古籍，不仅

看作是古籍整理的结果，更是下一步古籍整理

的对象和基础———数据。 通过对古籍数据的精

细化加工和处理，从根本上改变古籍知识的获

取、标注、比较、阐释与表现方式。 这就是数字

环境下古籍整理范式的最大拓新，即古籍知识

的数据化处理，本文称之为范式 Ｄ（Ｄａｔａｍａｔｉｏｎ）。
古籍数字化通过图片扫描、字体规范、文本

处理等手段将古籍内容转变成计算机可读的数

据，只是实现了古籍内容的数字化保存，但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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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细粒度、规范性和结构性方面还存在不足，
数字古籍的大部分内容还不能被智能检索和识

别应用。 如果说数字化是对古籍内容简单直观

的转述和再现，那么数据化就是对古籍语义的

深度解析。 在数据的驱动下，从知识元解析、智
能检索、语义分析到关联挖掘、趋势预测、知识

地图构建，古籍整理本身及其衍生的研究方式

都将全面升级。
第一，随着古籍数据量的快速增长，原有针

对文献本身的书目索引及文献内字词的全文检

索已不能满足用户需求，而针对某个信息点或

知识元素的语义检索成为一种新趋势。 因此，
对于超大规模的古籍数据库而言，除了实现古

籍的一般性检索功能外，语义检索功能已成为

一种现实需要。 可利用语义分析工具将古籍文

本解析成碎片化、语义化的知识元，在此基础上

进行本体构建和语义标注，通过语义识别建立

人物、职官、年号、地点、事件等史籍知识元之间

的语义关联。 如，肖怀志、李明杰选取《三国志》
为例，针对纪传体因人记事的体例易造成同一

史实散见于不同篇卷的弊端，构建了三国时期

年号纪年的本体库，通过年号纪年本体建立的

语义关联来聚集相关历史年代知识元，最终达

到聚集同一或相关史实的目的［３５］ 。 也可通过构

建历史人物本体库，建立不同人物之间的网络

关系和人物与事件的关联信息，在检索相关人

物、事件或人物别称、特征词时，就能根据古籍

数据库的内容生成以检索词为中心的多维度信

息，并可利用可视化技术将其立体地呈现出来。
如，中华书局已经对“二十四史”建立了基于本

体的知识检索模型，不仅能够实现时间、地点、
人物的知识关联检索，还可通过可视化的形式

展示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能
提供传统纸质图书无法实现的知识检索、类聚、
链接以及知识提示等服务功能［３６］ 。 随着语义

化、多维度检索功能的实现，超大规模古籍数据

库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解

决方案。

第二，随着古籍数据细粒化程度的加深，除
了对古籍文本内容作传统的定量分析之外，还
可在数据化的古籍文本中对作者及其作品的相

关情况（比如作者的籍贯郡望、家族成员、求学

交游、科举仕宦，作品的文体构成、遣词习惯、语
言风格、用典情况、后人评价等虚化的信息） 进

行量化标注，为考证某些佚名作品的作者和创

作年代，或评价某个朝代某类体裁作品的创作

水平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 比如，古人用典的

历史，依靠传统方法虽然可以考辨，但往往只限

于一人一时之局部问题。 而基于古籍的大数据

分析，则可对历朝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所有用典

情况进行宏观而精准的分析。 例如，可根据用

典数量和用典频率的统计分析，从整体上比较

唐宋元明清诗歌的风格倾向的差异。 在古代作

品的评价方面，武汉大学的王兆鹏教授曾选用

现存词作篇数、现存宋词别集版本种数、历代词

话中被品评次数、本世纪被研究评论的论著篇

（种）数、历代词选中宋代词人入选词作篇数、本
世纪词选中两宋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六大指标

对两宋词人进行统计排名，总结出了宋词创作

的系列规律与质量评级方法［３７］ 。 他还采用类似

的方法，统计出了“唐诗名篇排行榜”。 此外，古
籍中的图像材料及特定文学作品的押韵、平仄、
对仗等文体信息也可进行样本标注和智能识

别，这些非文本信息转化为文本信息后，再通过

信息集成和数据分析可望实现知识发现的

功能。
第三，随着读者知识需求的个性化越来越

强，利用大数据开展交互式、个性化的知识服

务，也是未来数字古籍整理的方向。 它既能满

足科学研究者的专业需要，也能满足普通读者

的一般文化需求。 比如，用户在系统中输入作

者的姓名、字号、室名等，即可获得人物的生平

行状、传记、墓志及后世评价等方面的资料；输
入同一时代或多个时代的多个人物的姓名、字
号，则可通过海量数据的关联分析，发现他们之

间横向或纵向的社会关系，并生成人际网络图；
输入百家姓中的某个姓氏，就能用地理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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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方式展示该姓氏的起源、世系图谱、历代名

人、地理分布、家族迁徙等情况；输入某个朝代

年号，即可获知当时的社会风尚、热门话题、审
美标准，甚至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新闻八卦；输入

一个地名，就能获知该地的地理名称沿革、行政

区划、民俗物产、名胜古迹、地方人物、地方著述

等情况；输入某个职官名称，就能知道该职官的

历史沿革、职责范围和上下级关系；输入某个主

题词和对应的体裁，即可检索历史上已有的文

学作品，甚至可由电脑自动生成合乎主题和体

裁要求的作品。 基于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古籍知

识整理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应用领域，有待人

们去深入研究和开发。

４　 结语

中国古籍整理范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

期：第一时期始于西汉刘向而止于近代。 汉成

帝时刘向等人开创的文献整理程序和方法，因

其广泛的适用性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这一时

期中国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并在两千多年间

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 第二阶段始于近代。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分化，传统的古籍整理范式

为了适应不同学科的现实需要，逐渐细化出若

干基于不同“问题”和“目的”的范式分支，即古

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古籍语义的解释性整理、
古籍内容的组织性整理和古籍实体的保存性整

理。 这四种范式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对古籍整

理的具体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阶段大致

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随着信息技术在古籍整

理领域内的应用，以上四种范式逐渐从纸本古

籍的整理发展延伸到古籍的数字化整理当中，
并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古籍整理范式———古籍

知识的数据化整理，即不仅把数字化古籍当作

古籍整理的结果，更是把它当作下一步古籍整

理的对象和数据。 由此引发了数字古籍整理方

式的深度变革，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

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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